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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 事 件
“香坪书院”与“闹卡事件”

��同治八年北海人民“打油厘官”的故事

1、名号学府缘起风潮

“香坪书院”是北海最早的学府。院址就是现今的一小学校。它是北海商人

于前清同治九年(1870)筹资兴办的。向以师资优秀，教学严格出名。师资非资深

学博和硕德素著的，是无资格在“香坪”坐帐的，故在近一个世纪中，它曾为北

海造就了不少人才。现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少不是“香坪”的学生。所以“香

坪”能入合浦各大书院之列，绝非偶然。

说到“香坪书院”的命名和缘起，还得从前清同治八年四月间，北海发生一

起著名的“闹卡”风潮(俗称“打油厘官”)说起。

2、商业良港污吏温床

北海成为国际有名的商港，滥觞于清朝咸丰初年(1851)，是因为它的地理条

件，加上特定的历史条件所致。它是南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的门户；那时，

波山艇军起义影响西江水路阻塞，原本在梧州港出口的两广境内以及云、贵两省

的土产物资，不得不改从北海出口，又因在“五口通商”之前，未设关税，只由

清政府派驻一委员在此设卡，征收部分进出口货的厘金。这就是促进北海商业迅

速发展的原因，到同治年间是商业的鼎盛期。正是“户盈罗绮，市列珠玑”，商

店栉比，舟车辐辏。好一派繁荣景象。这就给一班赃官污吏提供温床和乐园。厘

卡委员一缺，就是个淘金窟，摇钱树，谁当上这个差事，谁就私囊膨胀。故北海

人民就把厘卡委员与“脓官”一词作为同义语。从来贪赃必枉法，枉法必残虐，

这个规律，在前清同治八年(1869)驻北海办卡委员沈茂林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

他承袭了前任加率抽厘，短报上缴的手法外，还加上强买强卖，敲榨勒索这一手。

北海人畏之如虎，妒之如仇，已非一日了。



3、假虎威卡役肇事 犯众恶委员丧生

有一天，卡役奉沈茂林之命去街买担头米——是贫苦市民向地主买谷加工，

肩挑出售以图薄利的大米—卡役强以贱价兼扼秤收购，卖主不愿，发生争吵，卡

役即拔枪威胁，欲行名买实抢，因而激起围观群众的义愤，内中有曾经吃过厘卡

苦头的人便乘机对卡役饱以粗拳，使这个平日狐假虎威横行霸道的家伙当场威风

扫地，卡役恼羞惶急，即扳枪机，误中对面邓荣记鞋店伙计邓振基，即时毙命。

卡役乘机溜走。群众见状，积恨怒火有如火山迸发，有破口大骂的，有磨拳擦掌

的，有暗暗咀咒的，一片鼎沸；死者家属闻讯，披头散发，拖儿带女赶来抚尸痛

哭，众人目睹惨象，益发火上添油。内中有个气宇轩昂，衣着出众的人，高声向

众人说：“青天白日，横行霸道，枉毙无辜，成什么世道?街坊们!何不找沈茂林

算帐去!”众人认得这是大西街做“红单船”附帮出洋的富商名叫吴明良的，他

的进出口贸易。屡遭厘卡盘剥和为难，恨不得把厘金厂一拳打烂。众人闻说，又

涌出几个粗壮汉子，一声呐喊：“街坊们，有胆的跟我来!”便带头冲向厘金厂，

洪水般的人流汹涌随至，涌入厘金厂，见物就砸，把个厘卡砸得稀巴烂。正在内

厅会客的沈茂林，满头雾水，闻声出来，挨了一阵乱拳后被人七手八脚的边打边

拖到“三婆庙”(现外沙桥头)，绑在山门前幡杆石柱上，成为众人出气泄忿的“捶

盾”。等到珠场司巡检衙门出动弹压解救时，沈茂林已经七孔流血，三魂归天了，

应了众人唾骂的“不得好死”的恶报。

4、兵船压境市民逃生

广东督抚瑞麟闻变，异常震怒!即调阳江镇总兵庞玉率领属下游击、都司营

悍勇三百多人，分乘兵船二艘疾驶来北实行武装镇压；一面电饬合浦县和北海珠

场司巡检与各武备衙门协同究办，杀气腾腾，大有玉石俱焚之势。

恶耗传来，北海有如行遭洪水淹来一般，人人自危。因为擅杀朝廷命官，就

是犯天条，不是玩笑的。天晓得毁身家诛九族的大劫落到谁的头上?何况从来兵

匪不分，丘入入境，几家瓦全?虽幸免一死，必将身家难保。于是大商家漏夜转

移物资，小市民惶急收拾细软，车马喧阗，老幼相携，风尘扑扑地向四乡疏散。

原本繁华的市镇，顿时鸡飞狗走，十室九空。

5、王县丞苦心转环 小市民惊魂甫定

合浦县令王德溥，字香坪，江西人，进士出身。为人宽仁持重，接篆以来，



颇著政声。此次北海事件，奉命严办，甚感棘手，思有以息事宁人，免广株连，

又不致有悖上宪。如何作到上下玲珑，面面皆园，一时苦无善策。便决意亲到北

海访察一番再说。于是便轿简从，只带了幕僚一合浦名士陈复初一人前去，好在

廉北相距咫尺，半天即达。自有珠场司巡检为首的一班地方文武属员前来高德迎

接。当晚王令尹下塌于大西街的水师行台。次日偕幕僚陈老先生微服来到出事地

点察看，召见地方殷实父老和里正等人详询事件经过，众人一一具实回禀，并众

口一词都说卡役无理和沈委员平素种种暴行，致干众怒云云。王令尹已胸有成竹，

即与陈老生商拟请示电文，先详禀事件始末，后陈述利害和处理意见，略谓“……

滋事行凶究属少数刁民，余悉无知盲从。今闻官兵压境，殷实良民，纷纷挈家走

避。刘安则鸡犬飞升；郑侠之图象可悯，店户罢市，家室流离，生计濒绝于小民，

剽掠机乘于盗贼……，窃恐株治太广，商埠丘圩，不足仰副朝廷爱民体物之心，

难免小民挺而走险之虑!抑且于洋人侧目旁观之下，有损我文明仁治国体。嗣后

厘捐绝源，饷项安措?权衡得失，筹思至再，鄙意惟严惩祸首，不罪盲从，各安

本业，而维市寰常序，乞为裁夺”等语，并要求撤回庞玉兵船，免致市民惊扰。

督抚诸公见利害剖陈，言之成理，亦愿大事化小，即覆电照准，并命就近转告庞

玉返航，毋需登陆。王令尹接电宽慰。翌晨，便服简从步行通衢，亲自向群众宣

布：“此案已了结。不干大家之事，望各安本业，勿自惊扰，万事有我王某担当；。”

从大西街到接龙桥，说得声嘶力竭。群众见县宰大人纾尊躬临。亲口宣布，谁个

不信。都纷纷回家，城市生活很快恢复正常。

庞总兵的兵船于是日到达，因无引水带领，泊位不熟，又值西南风浪大作，

只好老远下锚待命。眼巴巴见北海近在目前，无法靠岸，晕船兵勇个个呕吐呻吟，

怨声不绝。正在焦急，王县令皆同地方文武僚属驾船到舰，彼此叙礼，王令尹对

庞总兵旅途辛苦，慰问一番，出示督抚着即回航电文。即请庞总镇及同来的游击、

都司诸头目一同上岸，为之置酒洗尘。席散，庞玉等告辞返航。亏了舰上的“丘

八”眼睁睁错过发财机会，又一连几天米水不进，叫苦怨骂不休。

6、悬匾庙堂酹神思衔德书院供禄位

王令尹送走庞玉之后，即着手处理一应善后：厚殓沈茂林与邓振基，并上请

抚恤其家属，发牌拘拿为首闹事的吴明良和其他几个人，查封了与此有关的铺户

二间。可怜这几人仗义为受害市民出气，自己却丧了身家性命。吴明良还亏手头



松动，在省城疏通夤缘，幸免一死，被判遣戍，家产没收。其他几人的结局，想

不会比吴明良侥幸吧。可惜这几人都未曾留下姓名，他们算是北海最早抗暴斗争

的无名英雄了。

事后，一般无知市民就轻信职业神棍编就的连篇鬼话，说阳江兵不能登陆，

是因为“三婆庙”菩萨派阴兵在外沙挡驾所致，北海免遭兵燹是靠神力保护的。

于是发起募捐，设坛打醮，演戏酹神，还做一块牌匾，朱地金字，榜书“保境平

安”四字悬挂在庙殿之上。足足闹了一个月。神棍发财，市民欢喜。

而一般商人宁信官权。认为事件平息，全赖王县令转环斡旋之功。便由广府

行诸巨头倡议筹款兴建书院一所，以县令尊讳“香坪”命名。明年，书院落成，

供奉令尹禄位于大厅之内以志其德，这就是“香坪书院”的由来。

北海曾是震惊世界的疫病之源

《合浦县文史资料》第二辑郑其容同志有关合浦县鼠疫的历史资料，征引颇

详，触发了笔者的兴趣，便翻阅整理了手头有关资料，对本市部分仅作一点补充。

据郑文引用伍连德氏所著《鼠疫概论》的论述，合浦的鼠疫早在 1867 年(同

治六年)首发于北海，从此在合浦内地蔓延，历年以来，或潜或发，有轻有重，

一直延续到 1931 年才基本停止。它对于工农业生产的破坏，人民生命的损害是

十分严重的。特别是 1898 年香港爆发鼠疫扩散到广州、厦门和世界各地以至酿

成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据许多学者认为，病源是通过商船从北海传播到

香港而引起的。

郑文引用伍连德氏的论著，是根据曾经在北海作过实地考察总结的鼠疫研究

专家、著名医生 J·H·Lowry(罗利氏)的报告资料写成的。罗利氏于 1882 年到了

北海，专门对鼠疫病源发生的环境、病状、起止季节和气候特征等规律作了具体

的调查研究。他为掌握这种疫病的第一手资料，在北海一直呆到 1884 年。

从罗利氏的笔下，我们得知北海在 1882 年时市区环境卫生的情况。他说，

北海居民“的住屋仅是茅棚，住屋低于街道，下雨时污物流入屋内排不出去”。“地

面的垃圾污物没有洗净的机会，街道上由于担水经常是湿湿的，即使漫不经心的

观察者亦能见到墨绿色象油一样的浓浓污水从室内流出去”。罗利氏分析了致病

的原因是由此种不卫生的环境所致外，还探讨了个人卫生的重要因素。他说“值

得一提的是，没有一个(居住在北海的)欧洲人染上这种(鼠疫)病，虽然那时他们



亦住在简陋的中国房屋中，并被不卫生环境所包围。这帮助证明，疾病容易发生，

部分是由于贫民窟的(个人)不卫生习惯所引起的”。对于鼠疫的症状，据罗利氏

所说和笔者当年耳闻，患者都在腹股沟或颈淋巴腺出现结核，称为“淋巴腺鼠疫”，

又称“疬子疫”，这是北海人对人恶毒咒骂为“疬子鬼”的出处。这种疫病的季

节和气候规律，一般在 3 月底发生，4月中旬至 5月中旬为最厉害，5 月末下降，

6月完全消失。如果上年冬季干旱的话，便会诱发疫病的流行。

1882 年 4月，鼠疫病从钦州传入北海。先是家畜染疫大量死亡，然后祸及居

民，在当时市区二万五千居民中，大约因疫病死了五千人，至 6 月底才停止。

1910 年初夏，北海瘟疫发生之前还流行天花，夺去了一千人的生命。居民走

避一空，大商人出重资雇人看守门户亦无从雇得，本埠三家洋行代理商经理均次

第染疫死亡。

1913 年 3月，瘟疫、霍乱一齐在北海猛烈流行，到 5月才消退，死亡二千人。

本镇一些住宅区的居民几乎死光。有钱人携眷属租住海上驳船亦不能幸免。北第

成为可怖的死亡城市。

为什么传统性的烈性传染病到1931年才基本消失呢?这显然与城市环境卫生

和住宅条件的改善有关。因为那时北海已结束了八属军阀的统治，成立了市的建

制，开辟了珠海、中山两条马路，建了下水道系统，污水初步得到排泄，病菌孳

生环境已大大缩小，但尚不能与现今的市政建设规模和质量同日而语。故鼠疫虽

已杜绝，但天花、霍乱、麻疹一直到解放初尚有流行，只有在解放后才真正谈得

上根绝可怕的疫病，从而结束了人间的悲剧。可见今天加强两个文明建设是何等

伟大和必要。

(《北海卫生》1984 年)

北海农村的“勒根营”

北海多竹，品种繁多。其中一种刺竹——北海人管它叫勒竹，粗生易繁，笋

茎连生，丛簇如墙，密不通风；加上枝上长有坚锐的葫刺，故这道竹墙，蛇鼠难

越。农民把它密植于泥墙房舍的周围，成为一家一户的藩篱园圃．称为“勒根营”。

园留门一道，门亦用勒竹编成，锐刺棘张，称为“勒门”。夜晚关闭，鸡犬不能

走漏，竹墙坚密，枪弹也难洞穿。故无论夜摸悍匪都休想逾越雷池一步。清朝合

浦知县马倚元诗云：“一带民居劫竹丛，泥墙数尺不通风。”是对此的形象写照。



农民们为了全村安全，把一家一户的小勒根营扩大为一村一寨的大勒根营，

变户户为营到村村为营。重重的绿色屏障，丛翠簇绿，浓荫蔽翳，冬暖夏凉，构

成北海农村的特有景观。“外江人”初到“贵境”，将发现每个村庄的特征几乎毫

无差别，只有这种“营”的大小不同，故寻村问路，指点回答的将是这个或那个

“勒根营”罢了。

这种现象是旧时代遗留的沧痕桑影。因为以往农村的治安，全靠农民自己群

防群治，并不寄望于颟顸腐败的官府和与匪一家的官兵。故村规民约或自发的约

定俗成，就有一条夜晚轮值“关勒门”的惯倒，虽太平盛世亦不改其例。只要把

勒门关上，村营家营各自成一统，便有安全感。故千百年来。勒根营成为广大农

民生命财产的庇护所。

(《北海日报》1996 年 7月 1日)

治安堡垒话“更楼”

北海合浦农村的特殊景观，除了“勒根营”，便是与之相映成趣，耸出竹梢

树抄的高层建筑；北海人称之为“更楼”的了。

更楼，顾名思义是防盗的了望台，夜间常有人在楼上守望，谓之“守更”，

更楼亦以此得名。地方志称之为“望楼”。更楼有大小多寡的不同，但建筑形制

则同一“规格”：方形，三层，高约 15米，每层四周只有炮眼而无窗牖，墙为四

隅青砖石灰和糯米浆砌筑，莫说土枪土炮，纵有轻重机枪也能抵御。所以更楼既

便于远望俯瞰敌情；又便于居高临下的反击。故以其说是更楼，不如说是堡垒。

这种建筑物，只有大村庄中的地主庄园才见到，更楼一般建在大院高墙的墙角，

与之相连的便是谷仓和地窖。更楼虽属地主庄园的象征，但对盗匪多少起到震慑

作用。在非常时候，它又成为村中乡兵的公用物。所以凡有更楼的村庄，如龙潭、

马栏、包家、白屋等村，都是治安实力较强的标志，未有或者极少有被劫的纪录。

土改后．更楼已成历史陈迹了。

更楼的另一种作用，是抗御外侮的军事设施。冠头岭主峰所以有“望楼岭”

之名，是在道光年间设建有一座望楼之故，直到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法舰封港

时，望楼一直都为我边防军派上用场。抗日战争时期，守军警戒涠洲岛敌情的“监

视哨”也设在此处，虽然清朝望楼旧构早毁，但“监视哨”楼也起到旧望楼的多

少作用。



追溯更楼普建的历史，是从嘉庆开始；到道光、咸丰之间，合浦、北海山寇

海盗最猖獗之时；官府在“官为民守，不若教民自守”的思想指导下，从而大力

组建并予强化团练，实行群防群治，民间更楼是这种时期内的产物。这个结论，

有当时任合浦知县，剿匪最力的马倚元一首诗为证：

海畔阴云惨不流，

游魂时复荡轻舟。

年来堵御资长策，

处处人家设望楼。

(《北海日报》1996 年 7月 13 日)

北海农村治安武装回眸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败亡，两广各地原来揭竿响应的绿林与帮会，

余党星散，重新纠合，占山为王，划海为界。其中部分与政治完全脱钩，纯属打

家劫舍残害百姓的匪帮。期间横行十万山区和六万山区的著名匪帮有刘八、方晚、

李士昌、李士奎、张嘉祥等股，他们分合不定，甚至勾结衙役作内应，故官兵难

以征剿。清末至民国时期，先后肆害北海的悍匪有刘芝华、黄三楂、罗汉初、胡

须五；海寇有曾高三等股。分别以“天地会”“保神党”和“三点会”等名堂招

纳匪众，剽掠村庄，截劫商船。破坏生产，民不聊生。

团练是民兵之始

历代官府用严刑峻法与剿抚兼施策略对付，奏功甚微。咸丰初，曾国藩在湘

乡编练团练成功地镇压太平军，各省竞效。广东在粤北举办“升平社学”，首开

两广团练先声。团练，意为团集训练地方民兵。多属地主武装，亦有乡民治保的

组合，或者两者兼之。“经费不出于官”。皆为乡民(地主)自筹。合浦北海从道光

七年(1827)知府张育春创办“团区保甲制”开始，即有民兵组织，比湘乡团练还

早，可见合浦匪患之甚。这些纯由农民组成的团练，平时把犁耕稼，遇警拿枪战

斗，有时还配合官兵征剿。虽然也曾为地主和官府利用镇压起义武装，但更多地

起到除了御匪保境，还有对抗外侮，稳定社会的积极作用。例如光绪十一年镇南

关大捷、平息北海“教匪”事件、驱走封港法舰等，皆团练之功。故把团练与地

主反动武装划等号，未免以偏概全。清朝至民国，团练成为广大农村的保护神。



七星多治安村规民约

民国初年，北海匪患甚烈，各村自行联合防范，拟订村规民约。民国七年(1918

年)，合浦县知事邓瑞徽把北海七星乡民治安村规 22 条勒碑布告，以昭永守(碑

由笔者发现，今收存市文管所)，凡警戒、联络、集结、剿捕、抚恤、奖惩、武

器、经费等内容无不周备。不失为北海村民“群防群治”的历史铁券和珍贵文物。

包家村民围捕土匪目击记

1938 年日寇压境，笔者随父母避居包家村。某夜，全村沸腾。户主一年过七

旬的妈仔动作敏捷地肩佩二支“土七九”，跟着年壮力强的村民跑，并分派某人

“关紧勒门”、某人“快上更楼”，指挥若定，青年人均听调遣。天明，人枪陆续

回村，下田无误。据说当夜放哨人报告，有贼帮路过，故配合他村进行围捕。贼

帮闻风逃脱。难民住下相安无异，均赖农村民兵保护之功。

(《北海日报》1996 年 7月 27日)

“芦沟桥事变”当年北海发生的事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发生，举国震动。地处南陲的北海，所受的冲击并不

逊于华北前线。其因有二：一、北海向为日寇垂涎瞩目之地；有商业和侨民的渊

源；而且有“中野事件”的宿怨。二、地理位置的原因：特别是处于敌人海军优

势威胁之下。因此，人心浮动，谣言纷起，机关学校和官商豪绅均作内迁准备，

商业顿形衰落，不幸的和怪诞的事件接连发生：

七月间，北海、廉州各地谣传，鲜鱼肉中有虫如发丝，形如蝇蛆而头红。人

民相诫不能食，渔民叫苦连天，神棍和会道门分子乘机加油添醋。说什么刘伯温

预卜大难将到。海龙皇报信，非做七昼八夜的“功德”禳灾祈福不可免。于是各

大庙宇香烟绕缭，法器齐鸣，好不热闹。

八月，“社王公流眼泪”的奇迹哄动了市区。原来，而今中山西路与建设路

交叉口交通亭以西，土地神龛后的大榕树下，在晴天的傍晚忽然下“雨”如注，

树阴覆盖之地尽湿。一时围观者填街塞巷，啧啧称怪。于是“社王公流泪．是兵

反贼乱凶兆，北海要遭劫”的说法不胫而走。事后查明，所谓“社王公流泪”是

因为密集于一树的知了一齐撒的尿!

九月廿七日，日军战舰首次侵入冠头岭外，发炮轰击我海岸，击毙边防军黄

亚全一名。北海各界人民在中山公园集会追悼并芦讨日寇暴行。



北海警察局于是派出“警察勇”多名，向各大商店挨户口头宣传发动，所有

民房墙壁和屋顶一律要刷上黑灰，据说这是使敌机无从辨认空袭目标。一时市面

黑烟脱销 j泥水匠十分行市。又命各店户按店员人数，各人削制竹签二十支，浸

透牛尿后备用，必要时把它插在海滩隘口处，据说可阻止日寇登陆云云。

当时还设防空监视哨于冠头岭上，市区东、西各点均设警报站，把各大庙宇

的大钟征集悬挂各处，一遇空情，即打钟报警，市民疏散。

十月二十日，敌舰第二次入侵北海，次日炮击涠洲岛，二十二日，敌机首次

空袭，轰炸七星江桥，投重磅炸弹一枚落入附近田野，弹坑深丈多，未伤人。二

十五日，敌舰第三次入侵至地角海面，无异动而去。二十九日，敌机第二次空袭，

投弹一枚落于外沙“龙母庙”附近，炸死正在那里卖葱菜的沙湾村民和蛋家艇婆

各一人。与此同时．市区内霍乱流行，死人不少。

这是笔者所知的“芦沟桥事变”发生当年的本市的一些情况。

(《北海日报》1985 年 9月 7日)

五十年前的“北海女壮丁队”

1938 年春，重建不久的中共北海党组织，为了打开工作局面，通过共产党员

赵世尧本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同时以抗敌后援会总干事的合法身份，设法把党员

李梓明同志安插到镇公所当副镇长，利用镇长黄元火召出面组织成立“社会壮丁

训练队”，宗旨是配合驻军守土抗战，目的是使党能掌握到一部分民众武装为我

所用。社训队成员是青壮年的店员和社会上进步的男女青年，强调自愿参加，有

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受训制度。参加的有百多人，分男、女两个分队。女壮丁队有

队员约 30 人。分队长姓梁，骨干分子能记起的有何醒予、陈英源、蔡秀英、罗

永英、罗远芳等人。为了掌握武装，通过第五区署区长刘瑞图向第八区专署专员

兼自卫团司令邓世增建议拨给社训队枪支弹药。邓世增又向北海驻军 175 师 1045

团请求酌给步枪和子弹若干以为社训队训练之用，但为数甚少。故壮丁训练时只

好用木枪代替。

女壮丁队的领导们不惬意男壮丁的黑色军装。为了标新立异；更主要的是为

了配合军事需要。便自行设计女服：除军帽脚绑同男装外，衣为双钮包襟，裤为

马裤，一律草青色。队员们个个短发，洗尽铅华。出操和游行时，队列整齐，步

武豪迈，红姿英发，精神抖擞。市民们无不瞩目称赞。其实人们称赞的不止是她



们出类拔萃的军容，而是她们的进步思想和出色的组织能力。

女壮丁队员们绝大多数是“抗敌后援会”和“抗敌同志会”的成员，因此，

北海各项救亡活动，女壮丁队员又是最活跃的骨干分子。为推销救国公债，她们

是出色的推销员。献金运动，她们是献金台上的一枝花。歌咏、话剧，她们中的

陈英源是著名女主角，蔡秀英、罗永英是女中音的歌唱家。民众夜校，她们又是

积极无私的教师。这是女壮丁队留给人们深刻印象的另一原因。

女壮丁队的活动连续了一个年头，后因钦州沧陷，北海疏散，队员各走各的

路而停止了活动。

(《八桂香屑录》1992年 3月)


